
882025年5月28日 星期三 主编 郭晓静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郑典

CHONGQING DAILY
周刊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5月15日，雨天，山色空蒙。

城口北屏镇松柏村藏身雨

雾中。旋律悠扬的法国乐曲，穿

透雨雾，萦绕在松柏村漆树湾。

循声找去，乐曲声来自于

漆树湾坡地上一栋木制小屋。

屋里，48岁的法国人文森

斜坐在一台老式唱片机旁，静

静聆听，思绪却随着熟悉的旋

律，穿越雨雾、跨越千山万水，

回到法国图卢兹，回到自己梦

开始的地方……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不久前，市农业农村委发布“文化艺术点
亮乡村”最佳实践成果，20个案例分获“典型
案例、典型村庄、典型人物、精品路线”。

其中，城口县北屏镇松柏村以“大木漆艺
术赋能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入选典型案例类。

秦巴山区深处，松柏村正以大木漆为笔、
以艺术为墨，在青山绿水间绘就一幅乡村振兴
的斑斓画卷。

这个隐于绿水青山中的传统村落，通过激

活非遗漆艺文化、搭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培
育乡土创意人才，成功探索出“文化+产业+生
态”的融合发展之路，让千年漆艺焕发新生，为
巴渝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松柏村将‘城口漆艺’这一市级非遗作
为文化振兴的突破口，通过系统性保护与创
新性转化，让传统技艺重焕生机。”松柏村党
支部书记瞿继贵介绍，村集体投入350万元
专项资金，建成标准化腊肉加工车间与土炕
房，既守护“老字号”舌尖记忆，又打造漆艺文
创工坊集群。

更值得称道的是，松柏村连续举办8场漆
艺文化交流活动，并吸引了法国当代艺术家文
森·漆长期定居创作，松柏村这个深山村落也
由此成为全球漆艺界瞩目的创作聚集地。

如今的松柏村，老漆农传授割漆技艺，
青年设计师开发时尚单品；农妇制作漆艺
首饰，返乡青年运营电商平台……这种“艺
术家驻村+原住民参与”模式，让传统手艺
人与现代设计师优势互补，村民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收，真正成为文化振兴的参与者和
受益者。

大木漆艺术赋能松柏村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大木漆艺术赋能松柏村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一位法国人的一位法国人的
城口城口““漆漆””彩乡村生活彩乡村生活

▲5月16日，城口县北屏镇松柏村漆树
湾，文森·漆的徒弟郑永平（后）、和求花（前）
正在给小撮瓢上漆。

▶5 月 16 日，城
口县“忘我”大漆艺术
空间，文森·漆（左）正
在教王胡（右）上漆。

▲5月16日，城口县北屏镇松柏村大木漆
育苗基地，驻村工作队队员庞洪正在查看树
苗长势。

▲5月16日，城口县北屏镇松柏村，林瑞
明（后）和林瑞强（前）两兄弟正在制作木胎。

◀5 月 15 日，城口
县北屏镇松柏村漆树
湾，文森·漆正在细细
打磨着一件看似盔甲
的作品。

首席记者 龙帆 摄

着 迷

文森的家乡图卢兹，位于法国西南部，是
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小城。

文森祖上是农民，父亲白手起家，做着鹅
肝酱生意，但特别喜欢历史和小说；母亲则是
画家，外婆是艺术收藏家。

年少时，外婆和母亲就带着文森参观周边
的艺术展，参加爵士音乐节，“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看过米罗、毕加索、赵无极的展览。”

文森家的房子，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小
城堡，里面布置着古董家具、当代艺术、现代绘
画，还有一整面墙的书。

自小的生活环境，让文森对艺术有着特别
的感知。

于是，文森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选择了装
饰艺术。一些法国、英国艺术家以漆为材质创
作的作品，让他对这种不太常见的材料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钢铁、石头，这些东西不能激发
我的灵感，它们好冷。漆是热的，当你触摸漆
的时候，就像触摸皮肤一样。”

然而，法国没有生漆，世界上大漆最好的
产地之一在中国。

从新石器时代起，中国人就认识了漆的性
能并用以制器。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木胎
朱漆碗，距今已有6000多年；三星堆遗址中，
生漆就被当成黏合剂，用于金面罩和青铜头像
的黏合。

不过，随着大漆文化日渐式微，漆艺也逐
渐变得小众，甚至冷门。

文森这个法国人，却一头闯了进来——

2007年，30岁的文森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后去
了四川、重庆，向漆器大师学艺。当他第一次
在自己的漆器作品上签上名，“我才成为一个
真正的艺术家。”

于是，文森以“漆”为姓，为自己取了个中
文名“文森·漆”。

入 乡

刚到重庆时，文森住在九龙坡区黄桷坪的
四川美术学院周边，并认识了如今的妻子肖
蓉。2020年7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漆七”
出生。

黄桷坪，是一个密集、热闹的地方。三四
年后，文森想一点点回归自然，用天然材料进
行创作，比如说竹子，在城市里寻找这些材料
并不方便，于是他搬到了歌乐山中。

2020年8月，一个意外，让文森成了松柏
村的“村民”。

作为中国漆树分布中心区域之一，城口被
誉为“中国生漆之乡”，其大木漆具有附着力
强、漆膜韧性好、不褪色、光泽度高的特点，是
制作精美漆器的优质原料。

致力于将“城口漆艺”这一市级非遗作为
文化振兴突破口的松柏村，偶然看到了文森的
一段采访视频。

视频中，文森说：“我的梦想是到城口跟漆
匠一起生活”。

此前，文森每一年都会前往城口的漆树林
寻漆、买漆。

“我们就想能不能邀请文森到城口来居
住，以艺术赋能乡村建设，带动大木漆产业发
展。”大木漆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相关负责人
介绍，一拍即合的双方又选定松柏村漆树湾建
立了文森的工作室。

“一栋闲置的村民房子，我们就把他租了
下来。”有了工作室，文森也把家安在了松柏
村。

在松柏村生活5年，现在的文森被村民称
为“文老师”，他也喜欢自己越来越像个村民。
日常，文森脚踩一双解放鞋，穿着沾满漆的旧
衣服，在日出前打开工作室的门，日落后关上，
作息跟农民同步。

偶尔聊起家乡图卢兹，文森觉得那是一块
凝固的土地，“但重庆太不一样了，如果你离开
重庆两年再回来，就完全变了样。它总是在建
设，总是在推陈出新，有一种能量在涌动。”

撮 瓢

以漆漆物，称为“髹”。传统的漆器，一般
髹朱饰黑，或髹黑饰朱，优美的图案在器物表
面构成一个绮丽的彩色世界。

文森则跳出传统漆艺的束缚，不拘一格进
行着漆艺创作。

他会将大漆涂抹在竹篮、米袋子等乡下常
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使之固化，再抛光、打
磨、贴金箔等。

看他的作品，若没有解释，是很难想象覆
盖着的原始材料是什么的，粗糙的材质，最终
被锻造出光泽的表面。

5月15日午后，窗外的雨越来越大，文森

正细细打磨着一件看似盔甲的作品，“生漆里
加入朱砂，在麻袋上刷了九十几道，生漆就用
了十多公斤。”

文森喜欢就地取材，松柏村的竹子、漆桶、
白杨木、废弃的打桩机桩头，甚至牛皮，都成了
他创作的材料或灵感来源。

村里最为常见的撮瓢，更是被文森创作出
了“撮瓢一家人”——从近1.7米长的巨大撮
瓢，到几厘米长的撮瓢，各种型号一应俱全。

“我觉得撮瓢充满了艺术性，以撮瓢为原
型的作品是我对城口、对松柏村表达的最热烈
的爱。”在创作“巨大的撮瓢”时，文森每天在调
漆、搅拌漆、裱布、刷漆、刮灰、打磨、抛光等一
系列的工序中交替进行，周而复始。

等待，也是文森创作中的常态，等待干燥，
等待材料达到使用的理想状态，等待不同材料
完全融合在一起。

“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坐下来织布或者
用唱片机听一听法国音乐。”文森曾花费大量
时间学会了荣昌夏布的织布方法，并将夏布运
用到自己的作品创作中，“在木制作品中，夏布
是防止开裂最好的材料。”

文森的大多数作品，在开展没几天就会被
藏家收走，“每一件作品，都有它自己的生命
力，所以都命名为《无题》。完成一件作品，我
就希望它们离开我，开始它们的旅行。”

徒 弟

“文老师，该去接娃放学了。”时间临近下
午四点半，肖蓉的喊声让文森停下了手里的工
作，匆匆发动皮卡车，向着山下驶去——小漆
七就读于镇上的幼儿园。

接回小漆七的同时，文森还会接回另外一
名小女孩。

小女孩，是文森徒弟、村民郑永平的女儿。
“跟着文老师做漆器之前，我是养蜂的。

现在还养起蜂子，有二十几桶。”调漆、搅拌漆、
裱布、刷漆……每一道工序，郑永平都从最基
础的环节跟着文森慢慢学，“这个事情磨人、磨
性子，一把‘小勺子’要反复上漆、打磨、抛光、
再上漆，时间要一个多月。”

“文老师要求所有的工序都必须手工完
成，这样作品才更加自由、无拘无束。”38岁的
和求花从云南大理嫁到了松柏村，她是文森在
松柏村的另一名徒弟。刚接触大木漆时，和求
花曾因对生漆过敏，脸“肿得像猪头”。

虽然对文森所说的“更加自由、无拘无束”
似懂非懂，但和求花知道，“平时一把勺子几块
钱，艺术加工后的‘勺子’一把能卖两百多块
钱。”

虽是徒弟，郑永平、和求花等人，也从文森
那里领取工资。已学艺近5年的郑永平每个月
6000元，学艺不久的和求花每个月3000多元。

“文老师业务多的时候，帮工有时候要十
多个，每年支出的劳务费超过20万元。”手里
支出的每一笔费用，肖蓉都清清楚楚。

5月16日下午，文森离开松柏村，前往城
口县城的“忘我”大漆艺术空间。这里，为11名
残疾人和2名残疾人家长提供了就业岗位。

文森和这里的几名残疾人将共同完成一
件作品。

19岁的王胡可自幼失聪，文森与她的交
流，完全通过微信完成。无声的世界里，文森
讲述着作品的创作灵感，引导着王胡可在漆艺
的世界里纵横驰骋，一笔一画共同完成一件作
品。

“只要有人愿意学，不管通过哪种方式，我
都愿意教。我的‘重庆普通话’还可以，和他们
交流没有什么障碍。”法语、英语、重庆话无缝
切换，大巴山深处，这个来自法国的漆艺艺术
家正用自己的方式传道授业解惑……

割 漆

天然的生漆，极易使人过敏，造成皮肤红
肿溃烂疼痛，很多人对割漆避而远之。文森却
不以为然，在他眼中，这是一种“美丽的诱惑”。

去年，文森多次和村里的漆匠一起，钻入
密林深处割漆。

一天傍晚，山路泥泞湿滑，文森和漆匠们
沿着小路上山，在密林驻扎。

山雨袭来，漆匠们搭起简易的木棚避雨过
夜。没有携带帐篷，文森与漆匠挤在一张简易
的木床上。一边是如雷的鼾声、一边是难以名
状的脚臭味，文森一夜未眠。

次日凌晨3点，密林黢黑，万籁俱静，他们
斜挎竹篓，踏上割漆之旅，仅有头顶微弱的探
灯发光。

“每年四月到八月，是割漆的最佳时间。
日出前则是割漆的最好时辰，日出之后，漆液
流速会变慢很多。”文森头戴探灯在漆树上缓
缓攀爬，漆匠却早已熟练地攀上数十米高的漆
树。

漆树的树皮被斜割成月牙形的小口，露出
里层的木质，生漆沿着割开的口子边缘流出
来。漆匠用长约10厘米的叶形容器，插进口
子下方，让生漆慢慢流入容器中，一两小时后
便可收漆。

此前，文森曾在割漆时，沾染生漆后皮肤
过敏红肿，疼痛难耐。后来，溃烂的皮肤长出
新肉，这样的经历加深了他对这种奇妙材料的
认识，“作为艺术家，只有无限接近材料，才能
感受到材料背后的东西。”

“最好的漆在大山深处，路却很难走。有
一句话叫‘百里千刀一斤漆’。”松柏村党支部
书记瞿继贵一声叹息。

松柏村2.7万亩林地，60%以上的林子里
有漆树。全村如今割漆的人却只有12名，全年
全村生漆产量不过2000斤，产值不足40万元。

文森的工作室，每年消耗的生漆约600
斤。

今年9月，文森准备在村里举办一场漆器
艺术品展览会，“我要邀请村民和所有的漆匠
来参加。要让他们知道，大漆是如此美妙的艺
术。”

木 胎

大漆不仅是艺术，更是生活。
大漆生活器具类产品的创作和经营，由肖

蓉负责，“村里两位老人把白杨木加工成木胎，
郑永平、和求花等人在文老师指导下刷漆、打
磨、抛光……”

69岁的林瑞明和63岁的林瑞强两兄弟，
是村里唯一会制作木胎的两个人。

两人的“工作室”，是自家屋后一个简易的
棚子。

棚子里的长条板凳上，摆满了木胎制作所
需的100多件工具。

“木锉、圆锉、挖刀、削刀、掏镰……每一个
都有各自的用途。”削刀在手，林瑞明细细加工
着一件碗状圆口杯，“这种杯子，肖老师给我们
每个60元，要求纯手工。”每年，林瑞明要为肖
蓉制作约3万元的木胎。

“制作木胎，要用上好的白杨木，自然阴干
后选取不开裂的部分。”松柏村白杨树虽多，能
够用于制作木胎的却不足十分之一。更重要
的是，林瑞明、林瑞强已后继无人，“年轻人嫌
累、嫌报酬低，没得人愿意学。”

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没有人
如何振兴？

“我们的办法是‘新村民计划’，通过校地
合作搭建艺术高校产学研基地，引入山东燕
筑、上海髹漆等乡创团队和企业8个，25名美
学设计师、非遗传承人、电商主播。”瞿继贵介
绍，他们与本土匠人组成“混编创作团”，开发
出漆艺体验课、木工手作坊、蜂蜡文创等20余
门研学课程，累计培训木匠、漆匠、篾匠等65
人，孵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6家。

肖蓉在四川美术学院学的是油画专业，
后来开始慢慢研究缝纫、纺织和刺绣。在废
弃农舍改造的“漆树林小木屋”里，肖蓉与村
里共同努力，已经为120余名儿童进行公益美
术教育。

在修缮一新的16栋穿斗木屋中，文森、肖
蓉与驻留艺术家与本土漆农共同创作，传统髹
漆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碰撞出30余种漆艺文
创产品，漆器、漆画、漆饰品远销法国等地，实
现年产值780余万元。

【新闻多一点】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